
传统相声复兴了吗？
时代变迁中的相声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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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低迷期过后，进入新世
纪，相声渐有起色，以北京德云社为代
表的剧场相声引起了观众和社会日益
强烈的关注。与传统相声暌违已久的当
代观众突然发现，原来老段子也有迷人
之处。

但与此同时，一些舆论认为，传统相 声的复兴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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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开始的旧相声改
造的反动，是“回归相声的本来面目”。对
此，常祥霖表示，“对于传统相声必须历
史地、辩证地看，不能因为现在传统相声
火爆而否定当年对传统相声的改造。”他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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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开始的旧曲艺改造是艺人们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主动自救”和“主
动自新”，“如果不改造，相声早就走进死
胡同了”。

从内容上看，传统相声段子有很大一
部分难以适应新社会、新时代的要求。学
者岳永逸在《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
街头艺人的生成与谱系》一书中指出：天

桥说唱艺人说唱的内容，或多或少都与
“色”有关。《大娶亲》、《群女上寿》等黄色
段子在当时颇为流行。传统相声中还有一
部分是讽刺底层百姓的，比如像带“怯”字
的段子，《怯拉车》、《怯剃头》等，极尽嘲弄
之能事。此外，以伦理关系抓哏取笑的，在
传统相声里也相当普遍。

新中国成立以后，曾被视为“下九
流”的相声演员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成为“人民的艺术家”，他们急切
地希望能以自己的艺术才能为新社会服
务。但当时的一些老艺人对于新的时代、
新的变化的确不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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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有两位表演拆唱八角鼓的老艺人在
北京白纸坊印刷厂礼堂演了一个老段
子，因为内容不合时宜，还没等演完，就
被工人哄下台去。这种少有的尴尬一时
使相声界不知所措。许多老艺人觉得新
社会不需要相声了，对前途感到迷惘和
忧虑。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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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
老舍、罗常培、吴晓铃等学者的支持下，
由侯宝林、孙玉奎、常宝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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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发起，
成立了北京相声改进小组。相声《文章
会》、《菜单子》、《绕口令》等段子经改写
后，很快被拿到舞台上表演，受到观众和
艺人们的欢迎。传统相声中的一些思想
内容比较好的作品如《改行》、《戏剧与方
言》、《关公战秦琼》等基本保留了下来。
经过去芜存菁的改造，相声打开了一条
全新的发展之路，从此不再仅仅是为了
挣口饭吃而逗人一乐的江湖小技，成为

与时代同行、为人民而呼的真正的艺术。
回顾这段历史，不难看到传统相声

的改进是必然和必须的。对于今天观众
追捧传统相声，一些专家认为，这不过是
都市人对底层民间文化的新鲜感使然。
时代进步、社会宽容，一些优秀的和无害
的老段子拿出来演，也无不可。但演员们
也不要以为自己会说的老段子多就有多
么了不起。常祥霖说：“许多老先生不会
说那些传统相声吗？人家都会说，可人家
不说。为什么？心里有一个标准。真正的
艺术作品一定是体现表演者的艺术修养
和精神境界的，好的相声段子一定是让
人笑过之后有所启迪、有所回味的。”正
如作家肖复兴指出的，人们对于传统相
声的追捧，其实更多的是基于对相声现
状的不满。

左图为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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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陶醉在相声

中的观众。

金台论道

相声俱乐部，“巨”乐！
本报记者 刘 阳

尽管对相声的各种抱怨不绝于耳，
但年逾七旬的王老爷子每周六到周末相
声俱乐部听相声，却是雷打不动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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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今，位于北
京东城区文化馆的相声俱乐部已经培
养出了一大批王老爷子这样的铁杆儿
“粉丝”。周六晚七点半的演出，不到七点就有不少
年轻人早早赶来占座，眼镜盒、矿泉水、餐巾纸、钥
匙扣……包里能掏的都掏出来，还嫌不够用。“眼下
最发愁的事儿就是票不够，周六的演出，周五前票
就卖光了，几乎周周如此……”相声俱乐部秘书长

宋德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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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一张门票，就可以身临其境地欣赏姜昆、李
金斗、李建华、陈涌泉、孟凡贵、王谦祥、李增瑞、刘洪
沂、李嘉存等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的演出，在目前价
格虚高的国内演出市场来说，实在是“白菜价”。也难
怪只能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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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东城区文化馆总是挤得满满当
当，还有许多观众在门外不甘心地徘徊。为了招待朋
友看演出，即使俱乐部主席李金斗也得经常自己掏
腰包买票。“我们现在规定必须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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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票给当天来
买票的观众，大老远跑一趟，总得给人一个交代。”

给老百姓演出、为老百姓创作、让老百姓满意，
是相声俱乐部成立时就确定的宗旨。尽管一些后起
之秀的票价已经哄抬到上千元，相声俱乐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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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票价依旧岿然不动。“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你的
艺术贵得让人想看却看不起，还怎么谈发展？所以
说我们一定要树立这么一个信念，让所有的工薪阶
层都能听得起相声。”

只有价格优势，也不能保证相声俱乐部的持续
火爆。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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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电视的发展推动了相声的繁
荣，“没有相声不成晚会”，不管对当时的圈儿里人
还是普通观众来说，都是默认的规矩，中国人在家
守着电视看相声的习惯也就此养成。如今，电视里
天天放着经典段子，人们反而开始往剧场里扎起了
堆儿。从剧场走上电视晚会，又从电视晚会回到剧
场，许多相声工作者开始反思电视对相声的影响。
“相声的内容应该是即时的，针砭当下时弊，”宋

德全认为，跟现场的表演比起来，电视里播出的相声
在时效性上落下了一大截儿，“火灾了咱就说防火，
流感来了咱就说防病，跟得上社会上最新鲜的事儿，
观众听着才畅快。”在新近的演出里，正在热映的电
影《变形金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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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被演员编成了韵味十足的京韵大
鼓，让人忍俊不禁。

细心的人不难发现，电视里的相声表演，观众
的掌声多于笑声，而俱乐部的演出却恰恰相反。在

宋德全看来，这些看似细小的差别中，蕴
藏着很大的玄机。“剧场里的相声能让观
众发自内心地开怀大笑，得益于演员与
观众通过互动制造的剧场轰动效应。”他
认为，相声表演必须随时观察观众的反
应，与观众交流得默契，演员的表演才称

得上如鱼得水，观众也会因为有了参与感而更加满
足。

不少人认为，现在老百姓日常里聊天儿说的话
有时候比相声演员在台上说的还可乐，宋德全却觉
得这恰恰说明社会的进步，“不过与电视上播出的
相声表演相比，剧场里的表演则少了许多约束，演
员说的话又能放得开点儿，讽刺的劲儿更足，观众
听着才带劲。”

如今，相声俱乐部已经坚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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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演出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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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在这里参加过演出的演员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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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俱乐部
每周的演出中，新作品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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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鼓励创作，俱乐
部成立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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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创作班子，他们创作的作品，多次
在全国相声大赛中获奖，“可以说但凡电视上播出过的
好段子，都在我们这儿演出过。”宋德全兴奋地说，“谁
说相声不可乐？鲜活的段子剧场里多着呢！”

左图为李金斗、宋德全等人在周末相声俱乐部

演出。本版图片皆由中国曲艺家协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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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这幅画
的

留白处
李 舫

互联网上搜索“相声”，总有另一个词

随之闪现———“笑”。从平凡日子里找乐子，

在苦难生活中寻解脱———这个诞生于广袤

华北平原、肇始于草根阶层的古老曲艺，历

尽百年风雨，始终负重向前。

史料载，相声一词，古作像声，原指摹

拟别人言行，后发展为单口笑话，名称随之

改变。从八角鼓丑角“跳槽”而来的张三禄，

是目前见于文字记载最早的相声艺人。他

的弟子在《随缘乐》中说：“学相声好似还魂

张三禄，铜骡子于三胜到像活的一样。”

“像活的一样”，这是百姓对早期相声

的最高评价，此时的相声，还仅仅是街头巷

尾的取乐方式，表演从搁地、占场子开始，

谈不上艺术。

此后一个世纪的漫长时光里，相声历尽

沧桑，从街巷走上天桥，走进剧院，又走进

“春晚”，以着笑中含泪，乐中有苦，讽中带

谏，绵里藏针的品性，相声这株带刺的玫瑰

在风雨中怒放。

然而一度，曾经轻装驰骋的相声，却逐

渐失却锋芒。玫瑰没有了刺，谁还记得她的

名字？那曾被时代光芒照亮的醇醇酒香，随

着光阴沉入了杯底。

在互联网上搜索“相声”，在“笑”的背后，

另外一个词却也时常隐约浮现———“哀恸”。

20世纪末开始，老一辈相声表演艺术

家纷纷陨落，不断给中国相声带来阵痛。随

着三位大师级人物侯宝林、马三立、马季相

继驾鹤西去，我们耳熟能详的相声名家也接

连辞世：郭荣起、侯耀文、高英培、赵世忠、李

文华……平均每年相声界便痛失一位英才。

按说，人生之旅遭遇不幸，实属常事。

何以相声艺人每每离世，便令一种传承方

式尘封于历史？令整个艺术门类频遭重创？

令世间长久地唏嘘与扼腕？

在这份生死暌隔的名单上，相声名家李

文华是离人间气息最近的一位。2008年，因

堪称典范的艺德，中国曲协将中国曲艺最高

奖———牡丹奖终身成就奖颁给他。尽管如此，

辗转病榻之上的李文华仍旧“心有不安”。这

不安在于，无论他的表演怎样获得观众认

可，没有师承，“李文华”三个字都不能够写

进“相声家谱”。所以就有了某天看似荒唐

的一幕———81岁高龄的李文华，拖着沉重

的氧气瓶，在马三立蜡像前拜师，颤抖着道

出心声：“我要向马师父学习”。

此一刻的李文华，罹患喉癌 20余年，

早已不能言语。他所发出的“心声”，靠医生

提供的一种特殊工具震动气管所得。

斯情斯景，令人心痛，也令人心酸。

在相声发展的背后，有着太多无法言

说的故事。这些故事，正是我们试图追索的

种种疑问的答案。

如果说相声是一幅巨幅工笔重彩，那酣

笑中间的泪滴、那抚掌之余的叩问、那苦难

背后的挣扎、那岁月深处的故乡，是淋漓墨

迹之外的大片留白。相声百年，是笑声的百

年，也是思想的百年。相声风靡，一定是思想

的头颅高扬之时；相声低回，一定也是思想

的身躯匍匐之际。这种意义上，在这浩大的

留白处，滴落哪怕一小滴墨迹，都是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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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笑声离开
———从时代演进看中国相声

本报记者 张 贺 刘 阳

文化脉动

好段子为什么不见了？
市场经济中的人才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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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

年代曾经辉煌一时的相
声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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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后，创作与演出双双陷
入低迷。中国文联国内部原副主任、中华
曲艺学会会长常祥霖认为，造成相声衰
落的原因很多，但从

,+

年代末开始创作
人才的大量流失导致好的相声本子稀缺
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
,+

年代初那会儿，大家都没什么
商业意识，有的作者甚至觉得自己的作
品能被名演员拿去演是倍儿有面子的
事，根本就没想钱的事。”在曲艺界摸爬
滚打数十载的常祥霖，对于时代演进中
创作者心理的变化有很多生动的回忆。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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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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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以后，情况就
不同了。我记得有一次在艺术研究院开
相声创作讨论会，姜昆、梁左等人都在，
当时因为写电视剧正走红的作家王朔也
出席了，他在会上直言不讳地说‘写相声
的稿费太低，必须提高作者的稿酬，最好
写一部作品就能歇上半年’。”那次会议

间隙，常祥霖看到长期为姜昆创作相声
的梁左穿着灰色羽绒服、手里夹着烟，站
在台阶上，一脸严肃地和姜昆商量什么
事。“我后来才知道，梁左说他要去写电
视剧了，因为要装修房子，需要钱。其实
当时他已经开始写电视剧《我爱我家》。”
和梁左类似，一大批

,+

年代非常活跃的
相声作者要么转行写剧本，要么转行搞
晚会策划或从事摄影等其他工作，优秀
相声段子于是日渐稀少。

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创作者
的这种选择都很难让人指责。实际上，相
声创作绝非易事。即便是文章大家也未
必就能写出好段子，像老舍这样的大作
家都曾因相声难写而“知难而退”。只有
那些既谙熟相声创作表演的内在规律，
又有敏锐社会观察力的人才有可能写出
好段子。一部优秀的相声作品往往凝结
了创作者大量的心血。常祥霖说：“站在
这个角度看，这次的作品拍卖会就非常

有意义，至少有助于扭转作者不受重视
的现象，维护他们的权益，调动他们的创
作积极性。”

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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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后的低迷，艺术领域的
用人机制也有相当的责任。传统上我们
习惯于“学而优则仕”，现在则“演而优则
仕”，一些优秀的艺术人才在提拔到领导
岗位上以后，失去了继续从事创作的环
境和时间，本来旺盛的创作力被忙碌的
行政管理工作所占用。常祥霖曾向有关
领导建言：像姜昆、徐沛东这样的艺术家
是具有成为大师潜力的人才，他担心把
他们调到领导岗位上之后，“多了一位官
员而少了一位大师”。事实证明他的担心
并非多余。就连姜昆自己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也坦承，工作太忙、时间太紧，像以
前那样为了创作一个作品花几个月的时
间深入基层、体验生活的机会不多了，所
以难以超越以往的创作。

常祥霖说：“国有文艺团体的体制
也容易把人养懒，反正工资收入旱涝保
收，演员没有什么市场压力，也就缺少
创作新段子的动力。”于是，固步自封、
缺乏创新，难以跟上时代的发展变化和
观众的欣赏口味。在电视荧屏上，许多
相声反复表演、不断重复，令观众发出

“新段子在哪里”的质问？缺乏市场压力
的青年演员的素养因而与相声大师们
深厚的积淀相距甚远。侯宝林和郭启儒
&!'+

年到天津燕乐戏院表演时，按照合
同，至少得会百十段活才能应付。而今
天绝大多数相声演员难以掌握这样多

的段子。郭德纲就曾讽刺说：“中国的演
出市场很好混，会一两段就可以走遍天
下。”话虽偏激，但也道出了相声界的部
分现实。

上图为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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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侯宝林和郭

启儒下基层演出。

中国曲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副

主席，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为本

刊题词：“相声永远为和谐社会送去不

尽欢笑”。

相声为何不逗笑？
对相声本性的认识分歧

“现在的相声不好笑”，“我觉得除了
不逗笑，一切都挺正常的”……类似这样
的批评在近些年的媒体和网络上已经屡
见不鲜。虽然在历届相声大赛和春节联
欢晚会中涌现出的新作品为数不少，但
能让观众记住的并不多。“不逗笑”已经
成为相声衰落的另一表征。

其实，相声“不逗笑”的问题并非今日
始。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类似问题就
已出现，虽然时代背景完全不同，但这两
次关于“不逗笑”的讨论都涉及如何认识
相声的娱乐和教化功能之间的关系问题。

(+

世纪
$+

年代以后，与旧相声的改
造同步，相声界涌现出一大批歌颂新时
代、新社会的作品，虽然不乏像《昨天》、
《婚姻与迷信》、《妙手成患》、《买猴儿》、
《开会迷》等优秀之作，但不少作品止于
肤浅的歌颂，语言、情节、人物过于死板，
缺乏喜剧性和幽默感，当时就有观众说
“今天的相声不招笑”。相声大师侯宝林
根据传统段子《五红图》整理的《阴阳五

行》演出后大获成功，老舍在分析其成功
原因时指出：“今天的相声比解放前干净
多了，健康多了。可是，这不应解释为相
声可以放弃招笑，表演者睁着眼睛背诵
政治论文，听者紧张地边听边记笔记。不
该这样。相声总该是相声，它说多么高深
的道理，也须以幽默出之，使之在笑声中
领悟，潜移默化。”遗憾的是。这种对相声
艺术的深刻见解在

$+

年代后期随着极
“左”思潮的泛滥而湮没无闻了。很长一
段时间里，对于教育性、战斗性的过分强
调遮蔽甚至否定了相声的讽刺与幽默特
性，许多相声沦为廉价的宣传品。直到改
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相声
才再次焕发生机，直面现实、针砭时弊的
优秀之作如《不正之风》、《如此照相》、
《霸王别姬》等作品一时风靡全国。

但进入
!+

年代，对“相声不逗笑”的
批评再次出现。有人把这次“不逗笑”的原
因归咎于电视，认为“电视相声”的出现破
坏了相声的创作、表演规律，相声为了适应

电视晚会不得不“削足适履”，电视节目严
格的审查制度使相声难以充分发挥其讽
刺性，相声回归剧场就是对“电视相声”的
纠正。对此，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
所长吴文科认为，这种看法不能说没有道
理，但不应让一种媒体来为相声的艺术荣
辱负直接责任，影响相声艺术繁荣的根本
原因还在于相声界自身。他说：“与

,+

年代
相比，相声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社会现实
的敏锐关注，难以抓住全国人民都关心关
注的问题，直接反映老百姓喜怒哀乐的作
品少了，大家才会觉得相声不逗乐。”

进入
(&

世纪，社会的文化环境更加
开放、宽容和多元，但在市场压力下，对纯
粹娱乐性的追求也使部分舆论认为相声

除了逗乐之外不应再承担其他功能。其中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郭德纲的看法，他说：
“想当年清朝末年相声是干吗使的，不是
为了讽刺人，不是为了教育人，不是为了
歌颂谁，什么都不为，就是为了活命。说相
声的人是为了活命，观众是为了找乐。我
们的节目更注重的就是一个娱乐性，就是
让人开心。”

不可否认，郭德纲的看法是对以往
过分强调相声的教化功能的纠偏，他的
表演也因娱乐性强而受到广大观众的喜
爱。但是这种观点如果推向极端也是一
种矫枉过正。吴文科说：“将相声的本质
归结为就是娱乐，是一种无知。”他认为
时下的相声之所以创演低迷、苍白乏力，

根本原因是内容苍白乏味，形式无所附
丽。他呼吁，相声和一切的文艺创演，必
须在娱乐的同时，注重认识、教化和审美
等等的功能与作用，在给受众提供娱乐
服务的同时，帮助和引领受众。通过强健
思想内容的精神与筋骨，来提升自身的
价值，赢取受众的青睐。

B

月
(

日上午，在首次举办的全国相声新作品大赛作品拍卖会上，随作品《城管与地摊》以
(+

万的高价成交，近些年

话题不断的相声再次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相声的现状究竟怎样？为何公众总是抱怨“相声不逗笑”？回归剧场能否拯救

相声？传统相声为何受欢迎？……问题的答案既在现实，也在历史。

图为
&!B,

年姜昆和李文华合说的

相声《如此照相》。


